
  

   

林秀玲

　　從小音感奇差的我，老是搞不懂一拍

有多長、半拍有多短，更分不清楚那高高低

低的ㄉㄨㄛ ㄖㄨㄟ ㄇ一 。一直到現在，年

近四十的我，打拍子還得偷瞄別人的手，

一開一闔小心謹慎地跟著，生恐突發”奇

響”招惹異樣的目光。我想，如果用樂理來

測驗智商，我準是「IQ零蛋」的音樂白癡。

　　儘管如此，年少的我還是喜歡哼哼唱

唱，從「兩隻老虎」到「往事只能回味」，唱

得挺自得其樂。如果不是高一時參加了救國

團的營隊，你可能還有福聽我「引吭高歌」。

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軍歌比賽是營隊

的重頭戲，唱軍歌就要嘹亮才顯得雄壯，

正當我賣力扯開嗓門，想為小隊爭光的同

時，輔導員走到我身邊，丟下一句話：「你

不要唱了！」就這麼一句簡潔有力的話，殺

死了我所有的音樂細胞。從此，連國歌都不

敢唱出聲來。

　　大學畢業後的第二年，音樂白癡和大

師第一次相遇在盲校。在多重障礙班裡有不

少是全盲伴隨自閉、全盲伴隨智能不足的孩

子。為了指導他們生活自理，我整整花了一

個學期才教會他們扣鈕釦，但是對音樂他

們卻有著極高的天份。有個孩子只要坐在風

琴前就無師自通流暢地彈奏「小星星」、「太

湖船」；有個孩子聽到熟悉的前奏就如魚得

水高興地搖擺身體，還用他的小手在老師

的大手上打著拍子。看著他們專注的神情，

我想音樂是他們最容易接收的語言，透過

音樂來教學或許能啟發他們的潛能。然而

「音盲」的我，除了藉助錄音帶，也只能日

復一日，單調乏味地教他們分辨大小、比較

長短……。

　　所幸，新的學期來了一位音樂老師，

學校安排他帶音樂治療。我們幾位老師帶著

孩子配合音樂老師的大鼓活動，鼓聲快就

快快跑，鼓聲慢要慢慢走，鼓聲停大夥跟

著停，敲兩下全體躺下，敲一下馬上起來。

安安在裡面玩得很盡興，還不時咯咯地笑，

只是躺下去以後，他就想多躺一會兒，沒

有跟著鼓聲站起來。心急的主管見狀，走了

過去，一邊用腳踢安安，一邊催促著他起

來。主管這一踢，踢碎了我對音樂治療的寄

望，也把我對他的敬意踢到九霄雲外。不久，

我揮別了大師，離開了盲校。

　　爾後，從事啟智教育陸續遇到幾位大

師級人物。音樂好似有無邊的魔力，能安撫

他們躁動易怒的情緒，而他們絕佳的音感



也常叫人嘆為觀止。音樂帶給他們快樂、豐

富他們的學習，我卻沒有能力帶給他們音

樂。有一回，在學園看到「自閉症音樂治療」

的招生海報，鼓勵家長報名之餘，我也徵

得主辦單位的同意讓我「旁聽」。每個禮拜

六下午家長帶著他們的寶貝準時報到，兩

位音樂老師，一位彈著鋼琴，一位帶著活

動。自閉症孩子固執性強，不善於模仿，家

長或拉、或拖、或抱著他們才勉強”起舞”。

慢慢地，孩子熟悉了場地、熟悉了音樂的旋

律與節奏，也能自己舞動肢體。最讓我印象

深刻的是一條鬆緊帶就讓他們玩出了許多

花樣，孩子們在開放、接納的空間盡情伸展

自己，個個臉上綻放了天真活潑的笑靨，

我再度感受到音樂的魅力。

　　後來因為一場小車禍我離開學園，轉

換了工作跑道，有整整六年的時間沒有再

遇見大師，「音樂治療」這東西也逐漸從腦

海褪去。直到隨外子遷回花蓮，再度投入啟

智教育，我又再度見識到音樂像精靈般的

神奇力量。讀高一的小欣 123都認識不全，

上課不進教室，哭鬧是她的本事。那天上課

鐘響，我帶著教具走進教室，這位姑娘正

隨著「小丸子」的主題歌渾然忘我的擺動肢

體，節奏感之佳令我好羨慕。她看到我讚許

的微笑，也露出靦腆的笑容關了錄音機坐

了下來。小欣的這一舞，解放了壓力，穩定

了情緒，而最重要的是：她為“我們”的

音樂治療活動拉開了序幕。

　　“我們”？沒錯，是「白癡」加上「傻瓜」

的組合。

　　真是一位可愛的「傻瓜」！本來是要以

優厚的鐘點費禮聘她擔任音樂治療師的，

沒想到中途變了卦，我只好厚著臉皮對她

說：「姜老師，很抱歉，這筆經費只能買器

材……」。她竟然很謙遜又很慷慨地說：

「沒關係，如果你願意給我機會，我還是可

以去試一試。」就這樣，她著手設計課程，

我負責招兵（學生）買馬（樂器）。

　　來自小學部六個班的十二位學生，有

的極重度、有的情緒障礙、有的自閉，很熱

鬧，也很安靜----一半以上沒有口語能力。

幸好有幾位老師願意犧牲空堂休息時間支

援教學，充裕的人力足夠帶動孩子們學習。

姜老師巧妙地用布偶來吸引孩子的目光，

和孩子玩遊戲，起初退縮膽怯的孩子後來

也都躍躍欲試。有一位自閉症的孩子從被動、

需要完全協助到會主動模仿，而且樂在其

中；外子帶來他在家教育的學生阿蘭參加

音樂治療，音樂一響，阿蘭恍如被啟動一

般，隨著旋律搖晃著身體，但當我們打著

手響板，讓手響板高高低低上下樓梯的時

候，她就蜷曲在角落，我帶手響板過去跟

她玩，她不理我，只好輕輕放在她跟前，

暗自期待她會拿起來玩一玩。約莫過了五分

鐘吧，她竟然悄悄移到楊老師的身邊，在

老師的手上打著拍子。我想，音樂是她遺落

多年的鑰匙，如今她找到了。

　　學期末，學校為我們預留音樂治療的

鐘點費，雖然一堂課只有二、三百元，但給

我們很大的肯定與鼓勵。第二個學期，又加

入了國中部學生，我告訴導師：我們歡迎

低功能的孩子，更歡迎老師來當義工。就這

樣十五個孩子加上四位義工玩起音樂的遊



戲。過動的阿明喜歡逗弄同學，進行到一半

的活動經常被他打斷，幸好有導師”服侍

在側”，爭氣的他也逐漸進入狀況，會專

注聽故事、會一起活動。阿綱喜歡音樂，敲

擊樂器有模有樣，但是他也像脫韁的野馬，

東跑跑西跳跳，抓都抓不住。有一回人手不

夠，我請阿綱留在教室上課，沒想到他前

腳跟著我的後腳進治療室，而且一整節課

乖得像個小紳士，令人有點感動。您相信嗎？

從此以後，他上音樂治療課中規中矩，熟

練地敲擊音磚、拍打手響板、手搖鈴，完全

沉浸在音樂活動中！

　　有個孩子的進步，讓我忍不住要和全

世界的人分享。念國三的小裕資質不差，但

是沒有學習動機，上什麼課都無精打采

（只有體育課生龍活虎）。每次一踏進治療

室就坐在門口的按摩椅上，大塊頭的他任

誰也拉不動，我靈機一動，出了一道選擇

題：「你看，每個同學都是坐在地板上圍成

圓圈，沒有人坐在椅子上。你要坐在地板上

參加音樂治療，還是要回班上上課？」每一

次他都乖乖挪到地板上，選擇圓圈外的一

個位置坐下來，頭低低的，不吵不鬧也不

參加任何活動，樂器放在跟前他視若無睹，

什麼增強物都吸引不了他，好像雕像一般

不參與就是不參與。有一次我忍不住，很想

把他換下來，讓別的同學加入，沒想到念

頭才動，他的身體就配合著音樂的節奏搖

晃著，很專注很自得。為了這一丁點的進步，

我把他留了下來，但是這以後，他又不動

了。一直到學期結束前兩週，姜老師想：山

不轉，我轉。很天才的以小裕為圓心，大家

圍著他講故事、玩遊戲、敲擊樂器，這一來

他不想學也很難。到了下課鐘響他竟然伸出

手和我們圍成圈唱再會歌。是大夥對他有形

的"包容"讓他也願意用行動來"接納"我們？

我好期待下個星期五的來臨！

　　是這學期的最後一次音樂課，也是關

鍵性的一天，如果小裕依然甘願做雕像，

下學期就要跟他說"拜拜"。我不敢抱太大的

希望，只能順其自然。果然，他還是不改習

性，一進門就往按摩椅坐，我照例讓他選

擇，他也照例選擇治療室的地板，但是這

回他坐在圓圈上的一點，和阿綱坐一起，

我不敢露出太多驚喜的表情，怕把他嚇走

了。一整堂課，他從頭到尾配合著，很準確

地拍著手響板、敲響三角鐵，熟練的動作、

愉悅的神情，你很難想像他是那位拒絕學

習的小子。難道低頭的雕像也在暗中學習？

還是他天賦異稟，是天生的音樂大師？ 

　　我曾經耐心等待種子發芽，伸出嫩葉，

長成幼苗；也曾經耐心守候黎明，迎接曙

光乍現的耀眼光華；現在，我學習耐心等

待孩子的成長。「給他機會，耐心等待！」是

音樂大師教給我的功課，我願意用心學習，

因為它的果實甜美長駐心頭！(國立花蓮啟

智學校教師兼總務主任  林秀玲)


